
2012 年 月

第 期 总 期

中 曰 杜 会 料 学 院研 究 生院 学报

〔兀服、 即以少犯 又 卫 〔 习臼 八 人以 ` 又 闪 义 砂石田

从现代文学看民国时期自然

灾害下的迷信救灾

张堂会

提 要 】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发 , 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。现代文学真实地展现了自然灾害

下迷信之风盛行 , 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迷信救灾现象, 反映在水 、早 、 雹 、 蝗 、 疫等各种灾情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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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发 , 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

的危害 。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 , 在 年 年的

年期间 , 各类灾害总计造成 个县次受灾 , 即平

均每年有 个县次受到灾害的侵扰 。按照民国时期的

行政区划 , 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 个左右 , 平均

每年都有 的土地处于灾害的蹂厢之下 。在灾害频发

的年份 , 全国竟有一半的国土笼罩在灾害的阴影下 , 如

年有 个县次受灾 , 年有 个县次受

灾。灾害的种类繁多 , 既有水灾 、 旱灾 、 风灾 、 雹灾等

各种气象灾害 , 还有地震 、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既有蝗

灾 、螟害 、 鼠灾 、 瘟疫等生物微生物灾害 , 也有土地的

沙漠化 、 盐碱化等灾害 , 并且这些灾害大多并不是以单

一的形式出现 , 常常是祸不单行 、 连续不断或交相发
生 。在所有的灾害中 , 最为严重的是水灾 , 在 年期

间全国共有 个县次受灾 , 年均 个县次 其次

是旱灾 , 共有 个县次受灾 , 年均 个县次 排在

第三位的是蝗灾 , 共有 个县次受灾 。①

自然灾害发生后 , 许多人的信仰发生偏移 , 想在频

仍的灾害中寻求帮助和精神的慰藉 , 抓住一根救命的稻

草 , 迷信巫术之风盛行 , 胡适对此现象有过感叹 , “天

旱了 , 只会求雨 河决了 , 只会拜金龙大王 风浪大

了 , 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 荒年了 , 只好逃荒

去 瘟疫来了 只好闭门等死 病 身了, 只好求神许

愿 。”②他的话道出了大多数灾民的心态 , 即在灾害发生

后意志消沉 、 情绪低落 , 不是积极地去救灾 , 而是困守

“听天由命 ”的迷信处境 。

一 、 水旱 灾害 中的祈 雨与求晴

由于最常见的是水旱灾害, 抬龙王祈雨与求晴是最

为盛行的一种迷信活动 , 民国历史上这类荒诞不经的事

情屡屡发生 , 尤为令人可笑的是政府官员往往也热衷地

参与其中 , 甚至是 “率先垂范 ”。 年春夏之交 , 闽

北 、 闽西十余县山洪为灾, 人夏之后又三月不雨 , 四十

多个县田亩干焦 , 病疫流行 , 米价腾飞 , 素以产米著称

的富庶之地反而要向海外采购。在此情况下 , “官民上

下除从事祷神念经外 , 别无良策 , 每日钟鼓震天, 锦旗

载道 , 界大小神像满街奔走 。” 全城几无没有一处不在

举行祈雨运动 , 制造了种种神话 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

但没有求来雨 , 反而求来了蝗虫 , “适西北两乡近有蝗

虫发现 , 千万成群 , 漫空蔽 日, 扫食禾稻 , 顷刻一

空 ”。③ 年武汉发生大水灾 , 这时就有人出来说此

次水灾是龙王爷显灵 , 原因是汉口人把龙王庙毁掉了 ,

夏明方 《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 》, 中华书局

年版 , 第 一 页 。

胡适 《胡适论学近著 》, 商务印书馆 年版, 第 页

李文海 《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 》, 湖南人民出版社

年版, 第 一 页。

①②③



张堂会 从现代文学看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下的迷信救灾

所以龙王要降大水来淹没汉口以示惩罚 。当地的老百姓

便在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组织下 , 在汉江岸边的龙王庙

旧址上摆设香案敬奉香火 , 对着江心三跪九叩 , 祈求龙

王爷饶恕并保佑他们 。

蒋牧良的小说 《早 》详细地描绘了迎龙王祈雨的场

面和过程 。由于久早不雨 , 禾苗枯焦 , 金阿哥作为 “纠

首 ”带领村民在炎热的太阳底下祈雨 。小说总共十一章 ,

竟用了三章的篇幅来描写迎龙王祈雨的仪式 , 充分地展

示了这种 “求雨 ”的风俗文化 。求雨时必须穿得整整齐

齐 , 不能擦汗 , 如果违背了规矩龙王爷就会生气 。他们

抬着龙王爷的轿子 , 鸣锣放铣, 一路焚香 , 浩浩荡荡地

从庙里把龙王爷接回村庄 , 全陇上男女老少都恭恭敬敬

地跪在地上等龙王爷 。村人公请谢六秀才来主祭 , 他跪

在香案前带领大伙跪拜行礼 , 并提起全副精神念求雨疏 ,

气氛肃穆庄严 。村民也在人堆里喊着 “龙王爷爷大显威

灵 龙王爷爷救救我们 ”举行求雨仪式后 , 他们顺着原

路再把龙王爷送回龙王殿 。由于天气炎热 , 好多人的衣

服都沾在皮肤上。湛太爷没到半山腰就气喘吁吁 , 伸手

想去揩揩脸上的汗 , 一想起求雨立刻又把手放下来 。金

阿哥抱怨 “花户不齐心 , 站秽了龙王爷爷 ”, 才导致龙王

爷不显灵 湛太爷则大骂老太婆祥训嫂 , 说她把当老鸭

的女儿接回村 , 弄脏了村子才致使龙王爷不下雨。明天

再求不来雨 , 他就要去找祥训嫂拼命 。下午四点多钟 ,

大伙把龙王爷送到了龙王殿 , 等待道士的占卦 。道士闭

上眼睛, 把两个手板塞在大袖子里 , 嘴里念着诀 , 然后

把竹莞丢到地上 , “又是三个阳卦 ”, 道士告诉大家, “菩

萨说的一四七有雨下 。” 求雨的人没人再问, 都苦笑着溜

出了庙门。小说对农民祈雨的风俗作了详尽的描绘 , 写

出了农民久旱之下求雨的虔诚畏怯的心理, 展示了一群

老中国儿女在天灾面前顺天从命的可悲画面 。

石灵的小说 《捕蝗者 》详细地描写了农民久早之下

举行 “抬龙王 ” 、 “刨早魅 ”祈雨的迷信活动 。从端午节

到六月十几 , 一个多月没有落过一滴雨。村上一些爱热

闹的青年在老年人的怂恿下 , 挖了黄泥塑了一条泥龙 ,

放在一条又宽又长的木板上 , 由十来个壮汉抬着 。前面

由一队头戴柳条帽的儿童开道 , 从东庄到西庄挨门逐户

地讨钱和粮食去买香烛 , “供奉着这个泥塑的然而被认

为主宰着农民的命运的怪物” 。吝音节俭的农民对此也

格外慷慨 , 乐于赞助 , 很是热闹了几天 。可香烧了不

少 , 雨还是一滴没下, 人们的热情就渐渐地冷淡了下

来 。年逾六旬的李三老爹对此非常不满 , 认为他们只是

当儿戏闹着玩, 一点也没有虔诚之心。村里人无奈之下

又想到了抬龙王 , 龙王爷是不能轻易抬的, 不到万不得

已时不能动它 , 因为它的脾气特别坏 , 惹恼了它 , 要么

是给你干早到底 , 要么是一连下个几十天 。人们焚香叩

头 , 大清早把龙王爷从庙里抬出来放在桌上暴晒 。李三

老爹让人闪开, 并叫娘们把孩子都带到一边 , 以免触了

忌讳 。龙王爷被抬到古庙前面的广场上 , 放在一根朱红

的旗杆下 , 面朝南方 , 从日出到日落都可以晒得着 。有

人拿来一面杏黄旗 , 高高地扯在旗杆上随风抖动 , 并从

庙里抬出一个笨重的大铁香炉放在龙王架前 。一阵锣鼓

响起 , 一些人成排地跪下去磕头 一些人抱着成捆的香

纸投到大铁炉中 , 一时火焰冲天 还有一些人在广场上

无目的地东奔西跑 , 场面热闹非凡 。当太阳渐渐升高

时 , 人们头上开始冒汗了, 便纷纷回家 。每天都有人去

看龙王有没有出汗 , 如果龙王被晒得出汗了就表明要下

雨了 。可每天都是失望的消息 , 愈是烧香 , 龙王爷的脸

越干。有人气愤不过 , 夜里拿着草鞋偷偷地去捆龙王的

嘴 , 第二天还能看到龙王脸上的泥底印子 , 可就是没有

一点汗迹 。终于有一天龙王发汗了 , 可是却空欢喜一

场 , 晴朗的天空里连瓜子大的云彩都没有 , 太阳照样放

着刺目的光芒 。有人哀叹道 “唉 遭劫了, 天意要灭

这方人 。”于是 , 他们又想出一种祈雨的方式 , 决定去

刨早魁 。旱魅是传说中一种能引起早灾的怪物 , 是人死

后一百天内所变 。变为旱魅的死尸不会腐烂 , 坟头渗

水 , 坟上不长野草 , 旱魅夜间还会往自己家里挑水和粮

食等东西 。只有把早魅刨掉烧了, 天才会降雨 。他们扛

着铁锨 、铁锹等农具在龙王庙前汇合 , 准备去刨张四财

主的坟 。因为有人发现只有张四财主的坟头是潮的 , 肯

定是旱魅无疑 有人则说天变阴的时候 , 看见其坟头上

站着一个黑人拿起黑扫帚和黑备箕对着云彩扫 , 几下子

就把云彩给扫散了 还有人说看见张家大门口的路上洒

了一路的粮食 , 是早魅把别处的粮食挑回家时漏下来

的。于是 , 刨坟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原野上 , 嘈杂

的喧嚣声洋溢了四野 。 “走到那个黄土堆近边的时候 ,

像预备歼灭巨敌似的 , 猛然地发了一声喊 , 包围了上

去。践着那久干的新土 , 泥面直向半空中喷 。” 有人上

去一锹就把坟顶铲开了, 其他人七手八脚地把各自的农

具伸了下去 。由于坟的面积不大 , 好些人在后面叫喊着

让自己也刨几锹。黄土堆不一会就被铲平了, 露出了生

着绿苔已经有些腐烂的棺木。有人就惊叹说长起绿毛

了, 如果再过几天不刨就要出来吃人了。有人就在棺材

头狠狠地劈了一下 , 棺盖上立刻裂开了一条缝 。有人又

来了两锹 , 说要打得他万年不翻身 。人群骂够了看厌了

之后 , 就带着各自的农具四散回家了。而过了不久, 在

刨开的暴露的棺材旁 , 张家人在哀哀地哭着 , 筹划着改

葬的事情 。小说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, 详尽地叙述了祈

雨中各种迷信活动 , 描画了一幅旱灾下骚动纷乱 、 灰暗

麻木的民俗图, 让人对灾荒下民众的愚昧偏执痛心不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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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视蝗虫为神虫而顶礼膜拜

民国时期蝗灾仅次于水早灾害, 在各类自然灾害中居

第三位 。据吴福祯 《中国的飞蝗 》一书统计 , 以 年 、

年 、 年 、 年 年 、 年 年 、

年这 个年头计算 , 全国共有 个县遭受蝗灾,

年均受灾达 县次 。①由于蝗虫习性奇特, 平时不见影迹 ,

一旦发生 , 跳辅往往片刻之间就积地没膝, 而飞蝗则又遮
天蔽日, 造成极大的灾难和饥荒 。由于民智低下 , 人们无

法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 , 长此以往就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 ,

把蝗虫看作是神虫, 认为蝗灾是上天谴罚, 非人力所能避

免 , 只有烧香求神保佑了。民间的蝗神信仰传统已经根深

蒂固, 全国各地到处都建有反映蝗神信仰的腊八庙 、刘猛

将军庙 。一些人把蝗虫看成神虫而顶礼膜拜, 举行各式各

样的迷信活动来镶灾 。 年 月 日的 《上海时事新报 》

记载江苏江北一带发生蝗灾, “各县愚农, 迷信极深, 当飞

蝗飞落时, 多焚香祝拜, 冀其飞去 。” 年夏天 , 江苏因

严重的干早导致禾苗枯萎, 河道干涸 , 发生了大面积的蝗

灾 。淮阴 、阜宁 、泅阳等 多个县到处都是飞蝗跳蛹 , 伤

害禾苗 。 年 月 日 《上海新闻报 》记载 “江苏海

州城北庄发现蝗蜻”, “现已吃尽秋禾, 灾象甚重 , 乡民抬

土神游行示威 ”, 借此来消灾饵祸。

李季的小说 《老阴阳怒打 “虫郎爷 ,' 描写了发生蝗

灾时, 不去积极捕蝗 , 而是希望通过烧香求神来退蝗虫

的可笑场面 。由于天早少雨 , 年 月陕北一个叫水

漫凹的村庄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蝗灾 。年轻人主张打蝗

虫 , 而上了年纪的人却认为 “那是神虫 , 越打越多哩

想要退蝗虫 , 还是要靠神仙才行 。”于是 , 在老阴阳的带

领下 , 许多老人来到了西山上 , 摆上供桌 , 上面放着一

只活羊 。老阴阳跪在虫郎爷的牌位前, 其他人跟着跪在后

面 , 点上香 , 把给虫郎爷上的表和祭文烧了, 敲钟打鼓唱

着表章 “愚民万死 , 得罪上天 。天降蝗虫 , 民遭劫难 。野

草吃尽 , 禾苗将完。民为邦本, 以食为天。五谷不收, 民

运难堪 。祈神开恩, 救苦救难 '' 由于延误了捕蝗的大好时

机 , 老阴阳自己家西山上的那块庄稼也被蝗虫吃光了 。

即使有科学的宣传与治蝗团体的提倡 , 治蝗有时也

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。民国时期 , 村民对治蝗工作多有抵

触情绪 , 担心治蝗会殃及自家田地 , 治蝗委员的工作得

不到理解和支持 , 还经常受到农民的责骂 , “好狠心的

委员 , 左不划 , 右不划 , 单划到我的稻田里掘沟 , 我不

是该死吗 。哼 治什么蝗虫 , 不靠天收, 看你治得了

不 ”②有时连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 , 许多地方的领导人

都是热衷酿神建蘸的领头人 , 他们往往发动村民百般阻

挠治蝗工作 。治虫指导员陈家祥就遇到过这类事情 , 他

带人在江西湖口指导治蝗 , 曾经劝阻当地的联保主任停

止建酿 , 几十个农民手持铁锹 、锄头等农具闯人他的休

息室 , 大骂他的治蝗方法是骗人的, 没有什么效果 , 责

问他为何阻止他们建酷 。③灾民将时间与精力投人到求

神攘灾上 , 往往会延误治蝗的大好时机 。

三 、 疫情下的迷信疗法

疫灾也是民国时期经常发生的对人民生命安全构成极

大威胁的一类自然灾害 。由于民国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 ,

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恶劣, 加之医学技术水平不发达 , 政

府在医疗卫生上的投人又极为有限 , 人民的卫生意识十分

淡薄, 极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疫情 。根据夏明方 《民国时期

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 》一书有关资料的统计 , 从 年一

年的 年期间 , 死亡人数超过万人的巨大灾害就有

次, 其中疫灾 次 , 占重大自然灾害的 写, 平均每两年

就有一次重大疫隋发生。特别是 年有一次以霍乱为主

的全国性大疫灾死亡估计近 万 万人 , 波及范围最

广, 死亡人数最多 。④疫情发生后 , 国民政府抗灾救灾的

能力也极为薄弱 。 年 , 中央才有卫生行政机构 到

了 年 , 全国共有医师 人 , 药师 人 ⑤

年 , 全国也只有 所省级传染病院 。⑥疫情发生后 , 民

众多用驱疫避鬼的迷信方式来救灾。在 年的大霍乱

中, 在天津地区, “一般无知愚民 , 遂竞相传说 , 一则谓

瘟̀疫下界 ' , 再则谓 闹̀白莲教 ' , 愚民之感觉恐慌者颇

众 。各地民众多悬挂旧历新年所贴 吊̀旗 ' , 据云可以镶

免杂灾 , 日前更有小报大登特登 , 谓 白̀莲教将出世 ,

凡某家门上抹有血迹者 , 数日内必致死亡净尽 , 其预防

方法 , 为用红棉纸将灶口封闭 , 可以免灾 。”,⑦在包头地

区, “惟人们迷信颇深 , 认为疫病之来 , 冥冥之中必有鬼

神主持其间, 故日来大打其所谓善会 , 邀集喇嘛僧道 ,

聚而捧经 , 间杂以乐器 , 其热烈不下民六绥远省鼠疫最

烈时之情况 。”⑧现代文学对此没有漠然视之 , 对天花 、

疟疾 、 鼠疫等疫灾下的迷信疗法作了生动形象的反映 。

吴组湘的小说 《黄昏》 描写了天花流行时招魂习

吴福祯 《中国的飞蝗 》, 上海永祥印书馆 年版 , 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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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山 《治蝗琐记 》, 《江西农讯 》 年第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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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堂会 从现代文学看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下的迷信救灾

俗 。一个老太太由于儿子 、媳妇的自杀 , 毫无能力医治

得了天花的小孙子福宝 , 只能跑到大街上用嘶哑的声音

召唤被鬼带走的灵魂, “福宝子呀, 你上学放学 , 大路小

路上受了吓 , 跟奶奶回家呀 福宝子呀, 你墩上水边 ,

攀高下低 , 狗子猫儿 , 牛羊牲口, 吃了吓 , 奶奶的万年

火照你回家呀 福宝子呀 , 你明处暗处 , 受了惊吓, 跟

奶奶的万年火回家做太公呀 ”这声音来回地喊着 , 到后

来低哑得听不清字眼 , 只成了一片模糊凄切的哭吸声 ,

散布到模糊的昏暗里 。沈从文的中篇小说 《泥涂 》描写

了长江中部一个大市镇的贫民窟里天花流行 , 造成了死

者相藉的惨剧 。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

病 , 其病毒能对抗干燥和低温 , 主要通过飞沫吸入或直

接接触而传染 。接种天花疫苗是预防天花的最有效办法 ,

对于天花患者要严格进行隔离 , 对病人的衣物用具等要

彻底消毒 。但对于小说中贫民窟中的穷人来说 , 这些是

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他们只能听天由命 , 希冀能有一阵

大风刮去散播天花的小鬼。 “一切人都只盼望刮风, 因为

按照一种无知的传说 , 这种从地狱带来的病 , 医药也只

能救济那些不该死的人 , 但若刮了一阵风, 那些散播天

花小鬼 , 是可以为一阵大风而刮去 , 终于渐渐平复的。”

可是这阵风却没有如期而至, “这收拾一切的风 , 应当在

什么时候才来 上帝在这里是不存在的 , 这地方既然为

天所弃 , 风应当从哪儿吹来 自然的, 大家都盼望着这

奇怪的风 , 可是多数人在希望中就都先死去了。”

鲁彦的小说 《岔路 》中写袁家村和吴家村鼠疫蔓延 ,

村民相信关帝爷能够驱散鼠疫 , 决定请出庙里的 “关帝

爷” 神像出巡。于是两个村的村民开始忙碌起来 , 有的

扎花 , 有的折纸箔 , 有的买香烛 , 有的办菜蔬 。他们两

村人清早三点就带上所需物品 , 络绎不绝地赶往关帝庙。

在香气弥漫中, 正总管严肃地站在神像面前虔诚地祈祷

道 “求神救我们袁家村和吴家村 ” 副总管则带领所有

的人跪倒在四周的台阶上。他们把神像连座椅一起扛出

来 , 安放到神轿里 。迎神的队伍浩浩荡荡开回村里 , 他

们一路呼号 , 炮声和鼓声震撼着两旁的树木 。两村人在

岔路口发生了争执 , 都想把神像先抬到自己的村庄供奉 ,

结果大打出手 , 爆发了一场血腥的械斗。两村的首领吴

大毕和袁筱头也被疯狂的人群挤倒在地 , 他们颤动地呻

吟着 , “关帝爷救我们两村的人 ” 而此时 , “关帝爷愤怒

地在路旁蹲着 , 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受了石子的伤, 他的

一只手臂和两只腿子被木杠打脱了。他本威严地坐在神
轿的椅子里 , 可是现在神轿和椅子全被拆得粉碎, 变成

了武器 。强烈的太阳从上面洒到他的脸上 , 他的脸同火

一样的红 , 愤怒地睁着左眼, 流着发光的汗 。” 关帝爷不
但没能阻止鼠疫的流行 , 村里人反而是加倍地死亡 。小

说生动地描述了浙东农村祈神攘灾的风俗 , 在鼠疫的威

胁下人与自然 、生存与死亡的矛盾 , 最终被宗族的权势

和名誉的矛盾所代替, 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, 让我们领略

了旧中国农村的封建迷信和宗法家族制度的严重危害 。

方光煮的刁锐 《疟疾 》讲述了一个 来岁的农村妇女

患了疟疾已经十几天了, 可是她却不请医生来看病, 在家里

苦苦地挨着, 一方面是不相信请医服药的科学治疗的方法,

另一方面也是不愿多花钱 。后来, 她听信了吴妈的建议, 忍

痛离别自己的幼子, 回娘家去 “避避 ”, 以为这样就可以把

病躲掉了 。可是, 等她到了娘家以后, 她还是觉得渐渐怕冷

起来 , 后来身上越来越感觉冷, 身子渐渐的发起抖来 , 她才

明白自己的病并没有被躲掉 , 疟疾还是照样发作了。

四 、 自然灾害下迷信风行的

原 因探析

民国时期迷信之风盛行, 出现了形形色色 、 五花八

门的巫术救灾方式 。究其原因, 一方面是由于灾害频发 ,

国力不振 , 根本无力救灾。 “感觉大自然力量之不可抗

拒 , 心里慢慢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宿命论 。无论人类如

何努力 , 大自然不会改变它的途径。因此 , 洪水和早灾

都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 , 人们不得不听任命运的摆布 。

既然命中注定如此 , 他们也就不妨把它看得轻松点 。天

命不可为 , 何必庸人自扰 ”①蒋梦麟的这段话道出了大

多数中国民众的心理 。民众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某种虚无

缥缈的神秘力量上 , 祈求风调雨顺 、 安居乐业。另一方

面就是强大的传统的因袭作用 , 由于教育不昌 、 民智低

下, 民众缺乏一种科学的观念 , 只能因袭继承传统的鬼

神崇拜的信仰 。那些庄严神圣的仪式和肃穆庄重的气氛 ,

已经内化成一种精神符号渗透到民众灵魂的深处 。好多

民俗中都蕴含着灾民的敬天保命的思想。山东滕县由于

雹灾频发而产生了一种祭雹的民俗 , 于每年四月初一举

行祭祀雹神的仪式 , 并宣读祭文。其中有一条祭文如下

今有 村善士 统领合村民等 , 谨以香

茶果供 、 金银宝马 , 敢昭告于沧浪之神 指雹神

台前 , 日 盖闻民为国本 , 食为民天 , 芸芸众庶 ,

温饱所愿。雹冰斯降, 实生眼前 , 哀鸿遍野 , 妻离

子散。伏乞尊神, 幸加重怜 , 五风十雨 , 赐我丰

年 。我悲愚民, 谨且蔬荐, 神其有灵, 享我蒸献。

尚飨 ②

蒋梦麟 《现代世界中的中国 》, 学林出版社 年版, 第

页 。

李桥 《中国行业神崇拜 》,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年版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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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则祭文典型地表达了灾民祈求风调雨顺以求温饱的心

理 , 其背后反映了民间普遍的鬼神崇拜现象 。赵文甫的

诗歌 《祭灶 》描写了民间祭灶的习俗 , 灾民们在灾荒中

只会虔诚地焚香叩头祈求 , 在这种习俗背后传达出一种

深深的无奈与麻木 。

人们叫穷困揪着心头,

脸上都烙满了憔悴和痛苦

但愿明年是一个大有年吧

谁敢不秉着一腔虔诚去叩头乞求

一束束黄表化为白灰随风飘扬,

一个个心愿也随灶王到了天上

最后再叩上个 “千斤头” 吧

那颤动的哀音仍然蟠动在咽喉 。①

比, 作者形象地戳穿了求佛析雨的骗人把戏, “不管你是

肥头油脸地为地狱装演 , 还是相信人间确有着实在的活

路 , 总之 , 那件袭装是大可以脱下来的了 。”政府这种巫

术救荒的欺骗性做法有时连他们自己都看不下去 。

年黄河水灾时 , 孔祥榕担任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工娠组

组长 。他毫无水利知识 , 平时迷信至极 , 每次主办堵口

工程时 , 都大搞 “扶乱 ” 活动 , 在工地上设立临时的

“大王庙”, 把一些从水里爬出的蛇 、 蛤蟆 、 老鳌等东西

当作 “大王爷 ”、 “将军 ”等来供奉, 还为它们搭台演戏 。③

难怪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覃振不无愤怒地指出 “水患决

非天灾, 乃由于治水未努力 ”。④ 年 , 江苏久早不雨,

各界人士纷起而作求雨之举 , 迎̀神赛会无虚日, 迷信之风

一时大盛 , 社会秩序为之骚然。'场国民党元老邵元冲在日
记中感叹云 “连日盛暑, 农田龟诉, 殊伤农事, 乃崇异端

者 , 尤日以膜拜为事 。国将亡, 听于神 , 侗矣 。'场

再一方面就是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和尊严 , 大力宣

扬天命论 , 将天灾下人民的苦难归因于那些虚无飘渺的

神仙鬼怪 , 通过祭祀鬼神的仪式来转移民众的愤感情绪 ,

让他们安于现状 , 以此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。 年夏 ,

湘江流域发生水灾 , 省长赵恒惕率队亲自前往南岳祈晴。

长沙天晴水退之际 , 长沙知事曹献廷不但没有迅速组织

救灾 , 反而不惜耗费人力财力 , 大张旗鼓地组织群众搞

迷信活动 , 通讯 《长沙水灾中之怪剧 》就为我们描绘了

这一荒诞的场景 。 月 日, 他在城内外组织了 多

个团队, 手持乐鼓仪仗 , 扮作鬼怪唱着小调 , 游神者达

万余人 , 总计耗费数万元 。省署居然派出军警到场 , 以

军乐队为前导 。姓陶和姓李的两个真人各自乘坐八个人

抬的绿呢轿子 , 每乘轿子都有数名武装军警护卫 。②

秦似的杂文 《祈雨和掘水》辛辣地讽刺了国民政府

这种劳民伤财 、愚弄民众的迷信之举 。大旱之下 , 政府

用飞机把能海法师接到重庆去祈雨讲经 , 在抗战经济紧

张的困难情形下花去了二百多万元 。结果还真的下了一

点雨 , 能海被一些阔佬们捧上了天。另一个和尚巨赞法

师却在西山受难 , 因为天旱山水枯竭 , 山顶上的小沙弥

苦于要到山下很远的地方挑水 , 就把泉底掘深一点 , 结

果水源反而不济, 有民众就控告他毁损乳泉洞 。通过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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